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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的人物图像中ꎬ 交衽汉服

的装束上有时也会搭配一种细长的披带ꎬ

不固定在衣服上ꎬ 一般从背后绕过两臂ꎬ

挂在手臂上ꎬ 飘垂的部分有时甚至会长过

身体ꎮ 如 常 见 的 唐 代 月 宫 镜 里 的 人 物

(图 １－１、 图 １－２)ꎬ 不仅女性ꎬ 男性也有

佩戴ꎬ 常常无风自飘ꎬ 律动优美ꎮ 中国古

代妇女服饰的发展史上ꎬ 隋唐五代时期的

确一度盛行过一种帔帛ꎬ􀂷 形制宽大ꎬ 是

和同时期的窄袖开胸上襦加高胸长裙配套

的服装的一部分ꎻ 滥觞于南北朝ꎬ􀂸 宋以

后演变成 为 形 制 完 全 不 同 的 直 帔 和 霞

帔ꎮ􀂹 如此细长的飘带ꎬ 也不遮体ꎬ 加上

中国古代衣服丝绸的材质ꎬ 极易滑落ꎬ 拖

在地上还会行动不便ꎬ 实际生活中并不存

在ꎬ 反映日常服饰的供养人画像和墓葬壁

画中没有这样的细飘带ꎮ 这种飘带明显是

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ꎬ 广见于中国佛教艺

术里的飞天伎乐等ꎬ 直接来源于中亚的佛

教图像ꎮ 但是印度早期佛教艺术里没有这

样的飘带ꎬ 中亚佛教艺术里的供养人也没

有这种服饰ꎮ 那么中亚图像里的飘带是怎

么发展起来的呢? 佛教里的天人等本不穿

汉服ꎬ 佛教里的长飘带又是怎么转嫁成了

汉服的配饰? 本文详细梳理这一图像横跨

欧亚、 纵深千年的发展变化ꎮ 西方学者对

古希腊罗马披巾图像的东进很早就有共

识ꎬ􀂺 中国学者对隋唐时期现实生活中的

帔帛和中国佛教图像里菩萨、 天人的披巾

的形制有专门研究ꎬ 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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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月宫镜 (唐代)
(１－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ꎻ １－２ 日本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藏ꎻ １－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ｓ)

中国帔帛的起源问题ꎬ􀂷 但是对这种图像

的全面发展史ꎬ 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ꎬ 还

没有充分认识ꎻ 也很少注意到飘带的本质

只是图像ꎬ 而非实际生活中的服饰ꎬ 以及

它和服装之间的关系ꎮ 长飘带ꎬ 在整个图

像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元素ꎬ 但是它同时又

承载了一部恢宏复杂的跨文化跨宗教的传

播和交流史ꎮ

一　 从实用披巾到飘带图像:
中亚披巾图像的形成

传到中国的、 直接影响中国图像的是

中亚佛教艺术里的披巾ꎮ 中亚佛教艺术里

的披巾形制的形成ꎬ 要追溯古印度、 古希

腊罗马、 古波斯的披巾服饰及它们在视觉

艺术里的展现ꎮ

(一) 古印度服饰中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古印度的传统服装ꎬ 尤其是和早期佛

教相对应的从孔雀王朝 (约前 ３２４—前

１８４) 到笈多王朝 (３１９—５５０) 的早期中

古时期ꎬ 男女服装以上下两块布为主ꎬ 棉

布或亚麻布ꎬ 没有裁剪缝纫ꎮ 一块围在下

半身ꎬ 好似裤子或裙子ꎬ 叫 ａｎｔａｒīｙａꎬ 后

来发展成 ｄｈｏｔｉꎮ􀂸 上半身裸体ꎬ 有身份地

位的人ꎬ 上身会再佩戴一块又长又宽大的

布ꎬ 叫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ꎮ􀂹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在之后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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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围 在 肩 部 和 头 上 披 巾 ｄｕｐａｔｔā􀂷ꎮ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的披戴很讲究ꎬ 各时期各地区都

可能不一样ꎬ 其颜色也有可能是地位和身

份的标志ꎮ 著名的 «摩诃婆罗多» (Ｍａ￣

ｈａｂｈａｒａｔａ) 和 «罗摩衍那» (Ｒāｍāｙａｎａ)

里的印度神也是这种装束ꎮ􀂸 早期印度塑

像里的天神、 夜叉、 世俗供养人乃至菩萨

亦同ꎮ 图 ２ 以巽伽 Ｓｕｎｇａ 王朝时期 (约前

１８７—前 ７５) 的巴弗大塔 (Ｂｈａｒｈｕｔ) 上的

形象为例ꎬ 展示了 ３ 种佛教早期常见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的佩挂方式ꎮ 最常见的佩戴方式

是从左肩到右跨胸前背后斜挎ꎬ 两端都从

左肩垂下ꎬ 如俱毗罗 (Ｋｕｂｅｒａ) 像ꎮ 第二

种是在胸前折成 Ｖ 字形ꎬ 两端从两肩垂

挂背后ꎮ 个别情况下也会松松地绕过身

后ꎬ 搭在两臂上ꎬ 这是中亚及中国佛教艺

术里最常见的佩戴方式ꎮ 印度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图像上ꎬ 折叠的纹理很多ꎬ 宽大厚重ꎬ 呈

现静态下垂状态ꎮ 垂挂的部分不会长过身

体ꎮ 这就是演变出中国佛教艺术里的菩萨

装和天人装的原型ꎮ 这种披巾是怎么飞起

来的呢?

图 ２　 印度巴弗大塔浮雕上的俱毗罗、 供养人、 龙王 (巽伽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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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古希腊涅瑞伊德纪念碑上的涅瑞伊德女神塑像 (前 ３８０)

(二) 古希腊罗马艺术中鼓风飞扬的

大披巾

古希腊罗马的服装和古印度有相近之

处ꎬ 男女身着各式长袍ꎬ 长袍之外都会再

围一个大披巾ꎮ 古希腊 (前 ７５０—前 ３０)

男女围长方形的大披巾ꎬ 称 ｈｉｍａｔｉｏｎ 或

ｐａｌｌｉｕｍꎮ 罗马男女围更厚实的 ｔｏｇａꎬ 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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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ꎬ 长达 ３􀆰 ７—６􀆰 １ｍꎬ 套在左肩ꎬ 斜跨胸

前ꎮ 公元前 ２ 世纪以后ꎬ 女性围一种名叫

ｓｔｏｌａ 的大披巾ꎬ􀂷 ｔｏｇａ 成为男性的专属ꎮ

在罗马 ｔｏｇａ 仅限于有公民权的公民ꎬ 是罗

马男性的正装ꎬ 正式场合必须佩戴ꎬ 其形

制反映公民的身份和等级ꎮ􀂸 古希腊罗马

艺术中ꎬ 充满了飞扬的大披巾的图像ꎬ 形

象地表现飞行和速度ꎬ 多用于女性ꎮ 常见

于各种天神、 海洋女神涅瑞伊德斯 (Ｎｅ￣

ｒｅｉｄｓ) 和 酒 神 的 追 随 者 女 神 迈 那 得 斯

(Ｍａｅｎａｄ) 等ꎮ 这种图形最早可上溯到公

元前 ５ 世纪古希腊的涅瑞伊德纪念碑胜利

女神像 (Ｎｉｋｅ ｏｆ Ｐａｉｏｎｉｏｓ)ꎮ 图 ３ 是此纪念

碑上涅瑞伊德女神的塑像 (前 ３８０)ꎬ 披

巾与衣袍的飞扬ꎬ 和女神形体动作一致ꎬ

雕塑充满动感ꎬ 整体和谐ꎮ 飞扬的披巾很

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固定模式ꎬ 常用于各种

雕刻、 马赛克和绘画ꎬ 并东传到伊朗高

原ꎮ 罗马全面继承了这种图案ꎬ 比如著名

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上的风神

和海神ꎮ 在罗马石棺上更比比皆是ꎬ 图案

开始僵化ꎮ 图 ４ 罗马石棺上的浮雕 (约

１５０)ꎬ 女神两手握大披巾的两端ꎬ 披巾

在女神头上被风吹出极具张力的饱满的圆

弧形ꎬ 圆弧已经图案化ꎬ 略显僵硬ꎮ 古希

腊罗马艺术里上扬的大披巾图样总体上表

现出写实主义风范ꎬ 披巾展开之处ꎬ 可以

很宽大ꎮ Ｈ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ａ 和 ｓｔｏｌａ 都是羊毛

织品ꎬ 所以图像上的披巾有非常厚重的质

感ꎮ 这样的手握圆鼓鼓的大披巾的风神形

象一直传到了印度的犍陀罗、 中亚的巴米

扬和库车等地ꎮ􀂹 不过ꎬ 直接对佛教艺术

里的披巾图像产生影响的ꎬ 还是披巾图像

在西亚、 中亚地区的变形ꎮ

图 ４　 罗马石棺上的浮雕 (约 １５０)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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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帕提亚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

披巾图像

古希腊罗马艺术中天神、 海神飞扬动

感的披巾ꎬ 在西亚中亚一带的帕提亚 / 安

息帝国 (前 ２４７—２２４) 和波斯萨珊王朝

(２２４—６５１) 时期发生很大变化ꎬ 从写实

性的、 充满立体感的描绘走向概念化、 图

案化ꎬ 同时也增加了线性的流畅和优美ꎮ

俄罗斯 Ｋｕｓｔａｎａｉ 出土的公元 １—２ 世纪的

杯子上刻画了希腊化时代的古典人物ꎬ 披

巾下端上扬或从膝前横垂ꎬ􀂷 是较早的例

子ꎬ 代表古希腊罗马纹样在该地的传播和

变化方向ꎮ 不过这一地区的主要图像实例

来自萨珊银器ꎬ 一般年代都为五六世纪ꎮ

现存图像中ꎬ 佩戴披巾的主要是乐伎、 舞

女和女祭司ꎮ 从比沙普尔 (Ｂｉｓｈａｐｕｒ) 城

市遗址 (２２６ 年至 ７ 世纪) 出土的马赛克

和萨珊银器上的图案ꎬ 学者们总结出三种

主要的佩戴方式ꎮ􀂸

图 ５　 萨珊银杯 (五六世纪)
(Ｏｌｅｇ Ｇｒａｂａｒꎬ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ｄｉａｅｖａｌ Ａｒｔｓ ｏｆ Ｌｕｘｕｒｙ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ꎬ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ꎬ １９６７ꎬ ｆｉｇ􀆰 ２０ꎬ ｐ􀆰 １０７)

图 ６　 萨珊银瓶 (五六世纪)
(Ｏｌｅｇ Ｇｒａｂａｒꎬ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ｄｉａｅｖａｌ Ａｒｔｓ ｏｆ Ｌｕｘｕｒｙ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ꎬ ｆｉｇ􀆰 ２１ꎬ ｐ􀆰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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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俄国 Ｂａｒｔｙｍ 出土高足银杯 (二三世纪)
(Ｓａｌｏｍｅａ Ｆａｊａｎｓ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Ｎｅｗ Ｆｏｕ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ｔａｌ Ｖｅｓｓｅｌｓ”ꎬ Ａｒ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 (１９５７)ꎬ ｆｉｇｓ􀆰 ２３－２４)

第一种ꎬ 人物两手紧握披巾下端ꎬ 披

巾在头上方形成细长圆弧 (图 ５)ꎮ 这种

形式明显沿袭罗马风格ꎬ 但披巾中部不再

张开ꎬ 总体形状变细ꎮ 第二种ꎬ 披巾在身

后或身前垂落ꎬ 呈细长 Ｕ 形弧线 (图 ６)

主要出现在伊朗地区萨珊晚期ꎮ 第三种ꎬ

披巾紧贴在肩膀手臂之上形成圆弧ꎬ 披巾

下端飞舞ꎮ 这种形式不多见ꎬ 但对佛教图

像有深远影响ꎮ 图 ７ 俄国 Ｂａｒｔｙｍ 出土的

拜占庭风格的高足银杯上的舞女ꎬ 此杯被

断代在二三世纪ꎮ􀂷

因为披巾披在乐舞身上ꎬ 原来表达神

的飞行和速度的动感ꎬ 变成了乐伎的舞

动ꎮ 披巾的总体特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质感变轻ꎬ 流线优美ꎮ 而且披巾常常折叠

成长条ꎬ 不展开ꎬ 末端开始呈现三角形ꎬ

有图案化的折叠纹样ꎮ 这些特征都将在中

亚的佛教艺术里发扬光大ꎮ

不过ꎬ 这些银器上舞女的披巾图像绝

不代表西亚、 中亚日常生活中的披巾佩戴

习俗ꎮ 按中文记载ꎬ 古波斯男女都戴大披

巾ꎬ «魏书􀅰西域传» 中说到波斯: “其

俗丈夫剪发ꎬ 戴白皮帽ꎬ 贯头衫ꎬ 两厢近

下开之ꎬ 亦有巾帔ꎬ 缘以织成ꎻ 妇女服大

衫ꎬ 披大帔ꎬ 其发前为髻ꎬ 后披之ꎬ 饰以

金银花ꎬ 仍贯五色珠ꎬ 落之于膊ꎮ”􀂸 但

３２０长带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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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 魏收: «魏书» 卷一二〇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７ꎬ 第 ２２７１ 页ꎮ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相关部分与此

大同小异ꎮ



现存世俗人物佩戴大披巾的图像资料不

多ꎮ 西亚、 中亚的服装与古印度及古希腊

罗马属完全不同体系ꎬ 有裁剪ꎬ 男性穿裤

子和有袖子的窄身长袍ꎮ 这一时期从西亚

到中亚的各民族基本都是裤子加各式各样

的或短或长的窄袖上衣ꎮ 一般女性日常服

装的资料很有限ꎬ 窄身长袍之外ꎬ 帕提亚

女性有戴垂在脑后的头巾的形象ꎬ􀂷 如阿

富汗 Ｔｉｌｌｙａ￣Ｔｅｐｅ 贵族墓葬中所见女装ꎬ 被

认为是帕提亚广大地区各阶层女性的典型

服饰ꎮ􀂸 帕提亚和萨珊女性还会外挂披巾

从左肩垂下一直到腿部ꎬ 披巾也可遮盖头

部ꎬ 与古希腊的 ｈｉｍａｔｉｏｎ 一脉相承ꎮ􀂹 现

实生活中ꎬ 女性的大披巾担负实际的遮覆

作用ꎬ 不可能有以上舞女各种各样飞扬的

形式ꎮ 萨珊银器上舞女的披巾图案与其说

反映服饰ꎬ 不如说是图像传统ꎮ 中国佛教

艺术里ꎬ 披巾与伎乐的密切关联应该根植

于此ꎮ

(四) 西来的披巾图像对贵霜时期印

度佛教艺术的影响

亚历山大东征 (前 ３３４—前 ３２４) 将

古希腊文明乃至古希腊人直接带到印度河

岸ꎬ 为此地以后的多元文化发展埋下重要

一笔ꎮ 帕提亚帝国极盛之时西到地中海ꎬ

接邻罗马帝国ꎬ 东到印度河岸ꎬ 包括古犍

陀罗的核心地区ꎬ 并连接中亚及汉帝国ꎮ

萨珊亦接壤印度佛教文化ꎬ 极盛之时也一

度占领印度河以西地区ꎮ 贵霜王朝 (１—

３ 世纪) 是印度佛像兴起且蓬勃发展的时

期ꎮ 关于印度佛像的产生是否借力于古罗

马希腊化时代的雕塑艺术ꎬ 学界从很早开

始就有争议ꎬ 佛教图像里ꎬ 尤其在犍陀罗

地区ꎬ 古希腊罗马元素很多ꎮ 和披巾图像

有关的有几个特征ꎬ 以往被学者追溯到受

西方影响ꎮ􀂺 如马图拉地区的佛像上方对

称的飞行的天人形象 (图 ８)ꎬ 广为引用ꎬ

被认为是中国的飞天形象之源ꎮ 此图像

中ꎬ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紧贴着天人的身体ꎬ 还没有

飞扬之势ꎮ 另外ꎬ 偶见一种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跨在

肩头的披戴方式ꎬ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立成弧形ꎬ 如

一架拱形桥ꎮ 供养人和神祇都有这种披戴

方式ꎬ 虽然少见ꎬ 但明显与波斯第三式一

脉相承ꎮ 图 ９ 是贵霜马图拉地区佛塔围栏

上的浮雕ꎬ 主题是佛的诞生ꎬ 帝释天站立

一旁ꎬ 他身上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就是这种形式ꎬ

下端还有弧形飘摆ꎮ

４２０ 　 纺织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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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本土ꎬ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毕竟是实用服

装的一部分ꎬ 即使受到西亚古波斯的纹饰

影响ꎬ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的厚重感依然在ꎬ 长度也

没变ꎬ 没有太夸张的动感ꎬ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的下

端一般都贴着身体或正常下垂ꎬ 没有飞离

身体太远ꎬ 末端大多还是趋平ꎮ 这些都将

在中亚和中国的佛教艺术里完全改变ꎮ

图 ８　 马图拉石刻佛像 (贵霜时期)
(现藏于马图拉博物馆)

５２０长带飘飘　



图 ９　 马图拉石刻佛诞图 (贵霜时期)
(现藏于马图拉博物馆)

图 １０　 克孜尔 １７ 窟本生故事壁画 (５—７ 世纪)
(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ꎬ 图 ６６)

６２０ 　 纺织考古



图 １１　 和田丹丹乌里克佛教寺院遗址发现的木板上的神像 (约 ６ 世纪)
(Ａｕｒｅｌ Ｍ􀆰 Ｓｔｅｉｎ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ｈｏｔａ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０７ꎬ

ｐｌａｔｅ Ｌ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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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亚佛教艺术里的披巾纹样

中亚佛教各佛教遗址里普遍有飞舞的

披巾纹样ꎬ 以克孜尔石窟壁画 (５—７ 世

纪) 的表现最为典型丰富ꎮ 这是全面延

续印度佛教图像中原有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的服饰

传统ꎬ 在中亚民族文化的影响下ꎬ 翻飞起

来ꎬ 在佩戴方式和形制上发生大变ꎮ

披巾广泛地配给一切穿印度服饰的菩

萨、 神祇、 天宫伎乐以及本生和佛传里的

各色人物ꎮ 印度的 ａｎｔａｒīｙａꎬ 在没有这种

穿着的中亚人笔下ꎬ 开始裙子化ꎮ 供养人

着中亚服装ꎬ 本生故事中也有中亚服装人

物ꎬ 他们不戴披巾 (图 １０ꎬ 从下第二排

中间菱格故事)ꎬ 但是中亚服装的神祇很

可能会披挂细长的飘带ꎬ 包括男神ꎮ 比如

斯坦因在和田地区丹丹乌里克佛教寺院遗

址发现的一个木板上的神像 (图 １１)ꎬ 高

冠、 四臂ꎬ 手持织机的筬和梭ꎮ􀂷 他穿中

亚窄袖窄身服饰ꎬ􀂸 臂肘处挂着细带ꎮ 撒

马尔罕以西 ７０ｋｍ 的 Ｂｉｙａ￣Ｎａｙｍａｎ 遗址纳

出土的骨瓮上面绘有三男三女六位袄教神

祇ꎬ 推测是代表自然界的六大元素之神

(Ａｍｅｓｈａ Ｓｐｅｎｔａｓ)ꎬ 即天空、 水、 土、 植

物、 动物、 火之神ꎮ􀂹 他们都戴披巾ꎬ 手

臂上缠绕之后ꎬ 再下垂ꎮ

佩戴方式上ꎬ 印度常规的胸前斜挎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 方式在中亚普遍存在ꎬ 但大多图

像是萨珊银瓶舞女的二式和三式ꎬ 即挂在

手臂上ꎬ 披巾中部在身前或身后下垂ꎻ 或

者披巾中部沿肩膀手臂拱起如桥梁ꎮ 挂在

手臂上不是很容易滑落吗? 披巾怎么可能

立在肩膀上? 库车地区石窟的壁画里ꎬ 将

这些想象出来的图像都画出了合理的细

节ꎮ 前一种ꎬ 披巾常常会在一只或两只手

臂上缠绕一匝ꎮ 后一种ꎬ 披巾通常固定在

脑后头冠的位置ꎮ 图 １０ 是克孜尔石窟第

１７ 窟券顶上的本生故事ꎬ 图中众多人物

的披巾在臂肘处ꎬ 甚至两肘处都绕了一

下ꎮ 这种缠绕方式在萨珊银器上已经出

现ꎬ 早期中国的飞天偶尔也有ꎮ 图 １２ 是

克孜尔 ２０６ 号窟左侧壁说法图中的波斯匿

王 Ｐｒａｓｅｎａｊｉｔ 礼佛图ꎮ 图中波斯匿王重复

多次ꎬ 佛右下角处ꎬ 他正跪地亲吻佛足ꎮ

因为这里是侧面像ꎬ 披巾固定在脑后的表

现比正面像更为明显ꎮ 无独有偶ꎬ 在中亚

和西亚不仅妇女有在头冠上固定披巾的做

法ꎬ 萨珊王冠也有这种形制ꎮ 伊朗 Ｋｅｒ￣

ｍａｎｓｈａｈ 著名的 Ｔａｑ￣ｅ Ｂｏｓｔａｎ 浮雕中萨珊

国王加冕图 (４ 世纪) 中的王冠上就绑缚

８２０ 　 纺织考古

􀂷

􀂸

􀂹

此神ꎬ 一般被认为是养蚕纺织之类的神ꎮ 木板的另一面是印度三头四臂的大自在天ꎬ 也有同样披带ꎮ Ａｕｒｅｌ
Ｍ􀆰 Ｓｔｅｉｎ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ｈｏｔａ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０７ꎬ ｐｌａｔｅ ＬⅪꎬ ｐ􀆰 ２８０􀆰

他双臂上束裥褶ꎬ 应该对研究中国服饰中裥褶的形成有帮助ꎮ

葛乐耐 (Ｆｒａｎｔｚ Ｇｒｅｎｅｔ): «北朝粟特本土纳骨瓮上的祅教主题»ꎬ 毛民译ꎬ 载张庆捷、 李书吉、 李钢主编 «４—６
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夸张的绶带 (图 １３)ꎬ􀂷 中间的国王一般

被认 为 是 阿 达 希 尔 二 世 ( Ａｒｄａｓｈｉｒ Ⅱꎬ

３７９—３８３ 年在位)ꎮ 头冠两侧绶带飞扬的

纹样在中亚佛教艺术里也普遍存在ꎮ 应该

是西亚、 中亚披巾固定在头上、 绶带系在

头冠上的习俗为中亚佛教图像里的这些披

巾图像带来了灵感ꎮ

图 １２　 克孜尔 ２０６ 号窟波斯匿王礼佛图壁画

(Ａｌｂｅｒｔ Ｇｒüｎｗｅｄｅｌꎬ Ａｌｔ￣Ｋｕｔｓｃｈａ: ａｒｃｈä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Ｇｅｍäｌｄｅｎ ａｕ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Ｈöｈｌｅｎ

ｄｅｒ ｅｒｓｔｅｎ ａｃｈｔ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ｅ ｎａ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ｉ Ｇｅｂｕｒｔ􀆰 Ｖｅｒ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Ｔｕｒｆａｎ￣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ｎ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ｌｓｎｅｒꎬ １９２０ꎬ Ｔａｆｅｌ ⅩⅩⅩ￣

ⅩⅩⅩⅠꎬ ｆｉｇ􀆰 ２)

９２０长带飘飘　

􀂷 Ｅｌｓｉｅ Ｈｏｌｍｅｓ Ｐｅｃｋꎬ “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ｓｔｕ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Ｔａｑ￣ｉ￣Ｂｕｓｔａｎ”ꎬ 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 ２ / ３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１０２－１０４ꎻ Ｃａｒｌ Ｄ􀆰 Ｓｈｅｐｐａｒｄꎬ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ａｑ￣ｉ￣Ｂｕ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ꎬ Ｇｅｓｔａ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９－１３􀆰



图 １３　 伊朗阿达希尔二世加冕图 (Ｔａｑ￣ｅ Ｂｏｓｔａｎꎬ Ｋｅｒｍａｎｓｈａｈꎬ ４ 世纪)
(Ｅｒｉｃ Ｌａｆｆｏｒｇｕｅ)

形制上ꎬ 中亚佛教艺术里的披巾承继

萨珊银器上披巾图样传统ꎬ 并继续发展ꎬ

普遍变得更细长ꎬ 末端以三角形为主ꎬ 大

的图像还绘出折叠纹ꎬ 如克孜尔 １６３ 号窟

涅槃图旁边站立的等身帝释天 (图 １４)ꎻ

小的图像上就趋向忽略这些细节ꎬ 如果没

有折叠的纹路ꎬ 原本宽大的披巾就会变得

宛如细飘带ꎮ 如前面提到的本生因缘故事

图、 说法图中人物和中亚服装的神像的披

巾ꎬ 都如较窄的带子ꎮ 这些披巾图像ꎬ 总

体上显得更加轻盈、 流畅ꎻ 并且更有波动

感ꎬ 披巾的曲线不再是反映一股强风或人

物某一个方向的移动ꎮ 仔细观察ꎬ 披巾飘

动的幅度多少反映人物的动态ꎬ 飞行的、

站立的、 坐卧的人物的披巾垂摆幅度大不

相同ꎮ

总之ꎬ 披巾图像在中亚发展出来的

三大特征ꎬ 将对中国的飘带图像产生深

远影响ꎮ 第一ꎬ 披巾和神祇产生密切联

系ꎻ 第二ꎬ 披巾是长条形飘动的形状ꎻ

第三ꎬ 天人伎乐形象开始发达起来ꎬ 而他

们身上的披巾格外张扬ꎮ

０３０ 　 纺织考古



图 １４　 克孜尔 １６３ 窟帝释天和干达婆

(张爱红临摹)

１３０长带飘飘　



二　 飘带图像在中国的演化􀂷

中亚的披巾图像在中国佛教艺术里得

到蓬勃发展ꎬ 更细长优美ꎬ 更多样复杂ꎮ

因为披巾形状已变得过于细长ꎬ 所以本文

改称飘带或披带ꎮ 飘带在中国的图像艺术

里同时发生了两个现象ꎬ 一方面ꎬ 佛教艺

术里的印度神祇开始穿上了中国式的衣

服ꎻ 另一方面ꎬ 飘带也被中国人借用到了

本土神祇身上ꎮ 二者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

过程ꎬ 以中国传统仙人图像为开端ꎬ 经唐

朝过度ꎬ 在五代以后大量出现交衽汉服配

飘带的图像ꎮ 最后ꎬ 在中国古代绘画传统

上ꎬ 尤其是从宋以后ꎬ 飘带还进入了古装

仕女图ꎮ

(一) 全面进入中土佛教艺术

与中亚佛教艺术里长条形飘舞的披巾

纹样同时期ꎬ 披巾纹样全面进入中土ꎬ 并

在中土进一步发展ꎬ 以 ５ 世纪的云冈石窟

为标志ꎬ 展现了这些图像进入中原的盛

况ꎬ 以敦煌壁画的资料时段最长、 种类最

为丰富ꎮ

中国佛教艺术里飘带纹样在以下几方

面有长足发展ꎮ 第一ꎬ 菩萨的披巾从北魏

开始就自成体系ꎬ 比天人神祇等更复杂ꎬ

印度的 ａｎｔａｒīｙａ 在菩萨天人身上完全变成

了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裙子ꎬ 披巾变成菩萨

华丽的装饰的一部分ꎮ 北魏时菩萨像的披

巾流行在胸前呈各种十字交叉ꎮ 隋唐时流

行披巾从双肩垂下ꎬ 在腿前弯成一上一下

两个 Ｕ 形弧ꎬ 再搭到另一侧的手臂上ꎻ

同时把后背部分加宽ꎬ 遮盖袒露的上半

身ꎮ 这种佩戴方式ꎬ 又回传给天人ꎬ 见于

神仙类图像 (图 １５)ꎮ 第二ꎬ 传承于萨珊

银器和克孜尔壁画的传统ꎬ 中国的飞天、

伎乐的飘带格外加长、 纷飞卷动ꎬ 分外突

出ꎬ 发展出独特的飞天、 伎乐图像艺术ꎮ

第三ꎬ 穿盔甲的天神也披戴细长飘带ꎬ 飘

带成为四天王的图像标志之一ꎮ 在克孜尔

壁画里穿盔甲的人物ꎬ 一般都没有披巾ꎬ

印度当然更没有ꎮ 现实世界里要上阵杀敌

的铠甲武士ꎬ 不会在胳膊上挂一条又细又

长的带子ꎮ 但是 ６ 世纪开始ꎬ 以敦煌莫高

窟 ２８５ 号窟后壁主龛佛像两侧的四天王

(大统四年ꎬ ５３８) (图 １６) 为标志ꎬ 又如

大住圣窟 (隋开皇九年ꎬ ５８９) 门口的迦

毗罗神王ꎬ 中国佛教图像里着甲的神祇普

遍有披戴飞扬的细飘带ꎬ 几乎是其图像的

一部分ꎮ 除了四天王ꎬ 还有唐代发展起来

的韦陀像也必配飞扬的飘带ꎮ 另外ꎬ 飘带

还成为金刚力士、 夜叉小鬼等图像的组成

部分ꎮ 他们在中国佛教艺术里基本保留了

印度下身穿 ａｎｔａｒīｙａ、 上身袒露的装束ꎮ

这种印度服装原本配印度披巾ꎬ 凶煞的体

貌改配胸前十字形的披巾或优美飞扬的细

飘带ꎬ 形成强烈反差ꎬ 可算是中国佛教图

像里独创的奇特现象ꎮ

２３０ 　 纺织考古

􀂷 此处用 “中国” 一词ꎬ 是历史文化概念上的 “中国”ꎬ 在现代概念上前文讨论的中亚克孜尔也是中国的一部分ꎮ



图 １５　 敦煌莫高窟 １５９ 文殊普贤赴会图 (前排梵天帝释天ꎬ 中唐)
(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ꎬ 图 ８０、 ８１)

图 １６　 敦煌莫高窟 ２８５ 窟后壁主龛佛像两侧的四天王 (大统四年ꎬ ５３８)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 ２»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２ꎬ 图 ２１８、 ２１９)

３３０长带飘飘　



在图像方面ꎬ 披巾变细变长ꎬ 有时会

远远超出身体的长度ꎬ 开始从原来长方形

大披巾ꎬ 变成一条带子ꎮ 静态人物的披巾

也会几波几转远离身体ꎬ 比如坐式或立式

的尊像ꎮ 披巾的弯曲形状夸张不自然ꎬ 不

反映人物的动感或合理的风向ꎮ 佩戴方

式ꎬ 以挂在双臂为主ꎮ 有时人物身上已有

斜披前胸的 ｕｔｔａｒｉｙａꎬ 但还是会佩飘带ꎬ

飘带已发展成独立的新饰件ꎮ 并且ꎬ 比较

重视披带中部上扬的弧线ꎬ 不谋而合地呼

应古希腊罗马的图像ꎮ 总体来说ꎬ 因为飘

带不是实用服饰ꎬ 中国佛教艺术里的图像

完全不考虑它的实用性ꎬ 即是否会滑落ꎬ

是否影响行动ꎮ 它脱离现实ꎬ 但是极尽优

美之势ꎬ 充满张力ꎮ

不是所有外来元素都能在本土生根ꎮ

能在本土生根的外来元素ꎬ 往往是在本土

文化里引起了共鸣ꎬ 并能为本土人民进一

步表达他们的愿望ꎮ 为什么在中国的佛教

艺术里ꎬ 飘带会如此发扬光大? 这种中亚

传来的飘带图像ꎬ 一方面和神和印度画上

了等号ꎻ 另一方面它飞扬的样式ꎬ 与当时

中国南朝的审美一致ꎮ 南朝人物画ꎬ 以传

世的顾恺之风格为代表ꎬ 推崇秀骨清风之

美ꎬ 追求表现飘逸与潇洒之气ꎮ 在仿顾恺

之的传世画作里ꎬ 如 «洛神赋图» «女史

箴图» 等ꎬ 还有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

(４８４) 出土的漆画屏风上的人物ꎬ 没有

披巾或长飘带ꎬ 只有裙裾和系在腰间的绶

带ꎬ 都飞舞飘扬起来ꎮ 这样的审美和对飞

扬的飘带的喜爱ꎬ 甚至诞生了以 “吴带

当风” 而 闻 名 的 著 名 画 家 吴 道 子 ( 约

６８６—７６０)ꎮ 总之ꎬ 充满异域风情的、 与

天神紧密相连的纷飞的飘带ꎬ 深受中国人

的喜爱ꎬ 在图像中成为神格的一个标志ꎬ

表现优雅自由的神的身份ꎬ 和神的超越凡

俗之美ꎮ 这一点ꎬ 还可以从下文的仙人图

像得到进一步佐证ꎮ

(二) 仙人与飞天: 隋唐以前飘带与

汉服的结合

随佛教一起传来的西域飘带ꎬ 在中国

基本遵循配给印度装束裸露上身的人物的

原则ꎮ 隋朝以前ꎬ 飘带出现在汉服人物身

上是个别现象ꎬ 有的出现在非佛教语境

下ꎬ 有的出现在佛教艺术里ꎮ 比如 ６ 世纪

北朝一度盛行的神王图像ꎬ 当神王身着印

度式服装或盔甲的时候ꎬ􀂷 普遍披挂飘

带ꎬ 神王穿北方民族圆领窄袖衫时ꎬ 就没

有飘 带ꎮ 大 留 圣 窟 ( 东 魏 武 定 四 年ꎬ

５４６) 的神王像就属后者ꎮ􀂸 再如云冈同

时期的降魔成道图像中的魔众ꎬ 第 １０ 窟

主室南壁西部第三层的赤膊魔众就有戴飘

带ꎬ 第 ６ 窟西壁下层和第 ３５ 窟降魔龛里

的魔 众 穿 交 衽 汉 服ꎬ 便 没 有 飘 带 ( 图

１７)ꎮ

４３０ 　 纺织考古

􀂷

􀂸

如北响堂山第 ４ 窟ꎬ 见常青 «北朝石窟神王雕刻述略»ꎬ «考古» 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２ 期ꎬ 图 ２０—２１ꎮ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宝山灵泉寺»ꎬ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ꎬ 插页一ꎬ 图 ４６—５３ꎮ



图 １７　 云冈第 １０ 窟和第 ６ 窟降魔图对比 (云冈石窟二期ꎬ 北魏)
(左: 云冈第 １０ 窟ꎬ «云冈石窟» 第七卷ꎬ 图版 ５５５ꎻ 右: 云冈第 ６ 窟ꎬ «云冈石窟» 第三卷ꎬ 图版 １０５)

图 １８　 青海省平安县窑坊画像砖墓出土仙人画像砖 (东汉晚期至三国ꎬ ３ 世纪)

现在所知最早的交衽汉服配饰飘带的

例子ꎬ 应该是青海省平安县窑坊画像砖墓

里出土的仙人画像砖 (图 １８)ꎬ 年代为东

汉晚期至三国ꎬ􀂷 即 ３ 世纪ꎮ 图像左右上

５３０长带飘飘　

􀂷 文化部文物局、 故宫博物院编: «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ꎬ 第 １３９ 页ꎬ 图 ３５１ꎻ
青海省文物处、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编: «青海文物»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ꎬ 第 １５３ 页ꎬ 图 ９１—９６ꎮ



方有一日一月ꎬ 中间一立像ꎬ 左手托月ꎬ

大耳异相ꎬ 应非普通的人ꎮ 但具体是什么

神ꎬ 还不可知ꎮ􀂷 他上身右衽ꎬ 下身裙摆

有褶ꎬ 很像是汉代上衣与下裳缝接成一

体、 但上下不通幅的长衣ꎮ􀂸 粗大的飘带

从脖子后向两侧拱起ꎬ 再绕臂肘垂下ꎮ 总

体风格质朴笨拙ꎬ 但这样的披巾和前文提

到的马图拉贵霜时期的披巾 (图 ９) 很

像ꎬ 时代也相近ꎮ 此画像砖时间早ꎬ 又靠

近中亚 地 区ꎬ 所 以 出 现 多 文 化 元 素 的

杂融ꎮ

南朝画像砖墓出土的大量飞仙画像

砖ꎬ 如江 苏 常 州 南 郊 南 朝 晚 期 画 像 砖

墓、􀂹 江苏丹阳三座南齐帝陵、􀂺 湖北襄

阳南朝画像砖墓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发掘

的杭州市余杭区小横山东晋 (３１７—４２０)

画像砖墓ꎬ􀂼 将飘带在中国的传播指向南

朝ꎮ 这些飞仙或吹奏乐器ꎬ 或持捧匣、 熏

炉等供物ꎬ 大体分三类: 伎乐、 供养、 侍

从ꎮ􀂽 在墓葬装饰里ꎬ 飞仙烘托仙境ꎬ 是

升仙主题的一部分ꎮ 这种飞仙图像ꎬ 终止

于隋ꎮ

以萧道生修安陵 (４９４) 的飞仙图像

为例 (图 １９)ꎬ 他们通常身着典型的南朝

襦裙ꎬ 上襦与长裙的搭配ꎬ 上襦对襟、 Ｖ

字领或交衽ꎬ 广袖ꎬ 上襦束入下裙ꎬ 并系

上宽束带ꎬ 腰线适中ꎬ 皆衣带、 裙裾当风

飞扬ꎮ 有的也上穿右衽短衣ꎬ 下穿袴褶ꎮ

他们的装束和同墓或同时期墓葬里陶俑或

其他形式的侍从人物所穿服饰大致相同ꎬ

是六朝最普遍的衣着ꎮ􀂾 只不过飞仙多配

飘带ꎬ 侍俑完全没有ꎮ 飘带很细ꎬ 质感轻

薄ꎬ 挎在手臂ꎬ 向后上方 ４５ 度角飞扬ꎬ 中

间部分远远地抛出细长的弧圈ꎬ 末端多锐

角ꎮ 从头冠、 发饰和胡须来看ꎬ 飞仙有女

性ꎬ 也有男性ꎮ 结合青海窑坊出土的仙人

画像砖ꎬ 虽然飘带更多用于女性服饰ꎬ 但

汉服男性形象装饰飘带ꎬ 从一开始就有ꎮ

６３０ 　 纺织考古

􀂷

􀂸

􀂹

􀂺

􀂻

􀂼

􀂽

􀂾

对此仙人画像砖的不同推测ꎬ 有佛教、 仙人、 祆教人物不同说法ꎮ 如徐新国 «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像

考»ꎬ «青海社会科学» 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ꎻ 温五成 «公元 ｌ 至 ３ 世纪中的仙佛模式»ꎬ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关于这种长衣的结构ꎬ 见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ꎬ 第 １０４—１０８ 页ꎮ

常州市博物馆: «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ꎬ «文物» １９７９ 年第 ３ 期ꎻ 常州市博物馆、 武进县博物馆: «江苏常

州南郊画像、 花纹砖墓»ꎬ «考古» 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尤振克: «江苏丹阳县胡桥、 建山两座南朝墓葬»ꎬ «文物» 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ꎻ 林树中: «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

画探讨»ꎬ «文物» １９７７ 年第 １ 期ꎮ

刘江生、 杨一: «湖北襄阳麒麟清水沟南朝画像砖墓发掘简报»ꎬ «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ꎻ 刘江生、 杨一: «湖
北襄阳柿庄南朝画像砖墓发掘简报»ꎬ «文物»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有 “一砖一幅” 的单个画像砖ꎬ 见于 Ｍ２、 Ｍ７、 Ｍ１８、 Ｍ２３、 Ｍ５２、 Ｍ５４、 Ｍ９３、 Ｍ１０３、 Ｍ１１９ꎻ 有大型拼接砖画ꎬ
见于 Ｍ９、 Ｍ１２、 Ｍ１０９ꎻ 大型接砖画里还有高浮雕的ꎬ 见于 Ｍ１０、 Ｍ２７、 Ｍ６５ꎮ 独幅画像一般砌于封门的券门直

壁或者墓室南壁两侧墙面上ꎬ 数量最多ꎮ 大型拼接砖画砌于墓室两侧壁面ꎬ 数量相对较少ꎮ 参见杭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 余杭博物馆 «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ꎮ

刘卫鹏: «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ꎬ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张珊: «从南朝 “飞仙” 到北朝 “飞天” »ꎬ «美与时代»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图 １９　 南齐萧道生修安陵的飞仙画像砖 (４９４)
(八木春生: «关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飞天的研究»ꎬ «美术大观»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ꎬ 图 １４)

图 ２０　 集安五盔坟 ４ 号墓壁画上的飞仙像 (６ 世纪下半叶)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集安五盔坆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ꎬ «考古» 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ꎬ 图 ７－２)

这样的飞仙形象也偶尔出现于北方墓

葬ꎬ 如吉林省集安五盔坟中晚期高句丽王

族墓ꎮ 这些墓壁画内容丰富ꎬ 充满中国传

统神话人物ꎬ 交衽广袖长衣ꎬ 其中的仙人

伎乐形象ꎬ 飘带飞扬 (图 ２０)ꎮ􀂷 早期伎

乐没有飘带ꎬ ５ 世纪中叶至 ６ 世纪前期出

现披飘带的男性天人伎乐ꎬ ６ 世纪中叶以

后更加盛行ꎬ􀂸 明显是受到佛教艺术或南

朝的影响ꎮ

就身份而言ꎬ 浙江余杭区小横山东晋

７３０长带飘飘　

􀂷

􀂸

李殿福: «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ꎬ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ꎮ

孙力楠: «东北地区公元 ２—６ 世纪墓葬壁画研究»ꎬ 博士学位论文ꎬ 吉林大学ꎬ ２００８ꎬ 第 １４０—１５１ 页ꎻ 吕蔷:
«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的乐器图像研究»ꎬ 硕士学位论文ꎬ 东北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９ꎬ 第 ３０—３２ 页ꎮ



墓 Ｍ１０９ 图 像 旁 附 有 “ 吹 笙 飞 仙 ” 铭

文ꎬ􀂷 Ｍ１０７ 刻画 “仙” 字ꎬ􀂸 可见其身

份为 “飞仙” 或 “仙”􀂹ꎮ 中国传统的仙

人ꎬ 来源于中国绘画传统中在仙山云雾中

穿行的 “羽人” 和 “仙人” 形象ꎮ 但飞

仙在这里是无名无姓的伎乐、 侍从级别

的ꎬ 时期墓中连驾驭青龙白虎的仙人甚至

都不戴飘带ꎮ 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更为明

显ꎬ 有明确身份的神话人物女娲等没有飘

带ꎬ 或者说非伎乐类仙人一般都没有ꎬ 只

是伎乐仙人有飘带ꎮ

汉服加飘带的飞天形象也一度出现在

南朝和北朝的佛教艺术里ꎮ 四川出土的南

朝背屏式造像上往往在最外沿有飞天形

象ꎬ 因为一般都很小ꎬ 又是浅浮雕ꎬ 所以

南朝飞天的服饰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ꎮ 南

朝飞天胸前多有 Ｖ 字领ꎬ 其中成都西安

路出土的南齐永明八年 (４９０) 造像上的

飞天比较大ꎬ 衣服飘带较清楚ꎬ 是 Ｖ 字

领大袖上襦加长裙 (图 ２１)ꎮ 装束和飘带

都与南朝墓砖上的飞仙差不多ꎮ

受南朝影响ꎬ 北朝的飞天也有着汉服

者ꎬ 这是佛教艺术在 ５ 世纪末的北魏吸收

南朝元素、 全面中国化的一部分ꎮ 长广敏

雄很早就指出云冈飞天衣着变化与双领下

垂式的褒衣博带的佛装出现时间一致ꎮ􀂺

较早的要数云冈第 ５、 ６ 窟中的飞天 (图

２２)ꎬ 身上出现了 Ｖ 字领上襦ꎮ 八木春生

观察到ꎬ 有别于云冈第一期及第二期诸

窟ꎬ 这样新形式的飞天像与中国传统的仙

人形象一样多数都没有头光ꎮ 另外ꎬ 八木

春生还注意到南朝的飞仙图像分乘云和不

乘云两种类型ꎬ 而云冈这些新式飞天这时

还没有配云纹ꎮ􀂻 对卷云纹的喜爱是楚汉

以来的中国传统ꎮ 云冈第 ５、 ６ 窟开凿于

云冈第二期之尾ꎬ 褒衣博带即将兴盛ꎮ 这

样的新式飞天还广见于青州的 ６ 世纪北魏

造像ꎬ 如孝昌三年 (５２７) 造像 (图 ２３)ꎬ

飞天的服饰、 体态、 袖摆裙裾和飘带呈锐

角的形状以及它们上扬的形态ꎬ 都与南朝

的飞 仙 图 像 如 出 一 辙ꎮ 从 东 魏 初 年

(５３４—５５０) 开始ꎬ 飞天图像身上有领有

袖的上襦不见了ꎬ 不过南朝风格的飘带依

然存在ꎮ􀂼 敦煌飞天一直以袒露上身为

主ꎻ 但也有少数例子ꎬ 穿中式上衣并同时

披挂飘带ꎬ 明显是汉风ꎬ 如西魏莫高窟第

８３０ 　 纺织考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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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刘卫鹏: «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ꎬ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ꎬ 图 ５－３ꎮ

同上注ꎬ 图 ５－５ꎮ

飞仙是魏晋以来开始流行的装饰题材ꎬ 南朝时期王侯贵族的宫殿及服饰上会以飞仙作为装饰ꎮ 如齐东昏侯 “又
别为潘妃起神仙、 永寿、 玉寿三殿ꎬ 皆帀饰以金璧ꎮ 其玉寿中作飞仙帐ꎬ 四面绣绮ꎬ 窗间尽画神仙”ꎮ 见 (唐)
李延寿 «南史» 卷五 «齐本纪下»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７５ꎬ 第 １５３ 页ꎮ 梁、 陈两朝还分别下诏断绝用飞仙和仙人纹

饰装饰锦衣 (李延寿: «南史» 卷六 «梁本纪上»ꎬ 第 １９６ 页)ꎮ 东晋顾恺之曾绘 «维摩天女飞仙图»ꎮ

[日] 长广敏雄: «雲岡と龍門»ꎬ 中央公论美术出版ꎬ １９６４ꎬ 第 １２０ 页ꎮ

[日] 八木春生: «关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飞天的研究»ꎬ «美术大观»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付卫杰: «对青州七级寺出土一件背屏 ２ 式造像时代的考证———兼谈青州北朝晚期背屏式造像的发展演变规律»ꎬ
«敦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２４９ 窟里的个别飞天ꎬ􀂷 还有初唐第 ３２９ 窟里的骑龙仙人ꎮ􀂸

图 ２１　 成都西安路出土南齐永明八年 (４９０) 造像

(四川博物院等编著: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ꎬ 图 ５２ꎬ 图版 ５４－１)

９３０长带飘飘　

􀂷

􀂸

史苇湘等: «敦煌壁画复原图»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１７、 ２４、 ２５ 页ꎮ

史苇湘等: «敦煌壁画复原图»ꎬ 第 ７４ 页ꎮ



图 ２２　 云冈第 ６ 窟飞天 (云冈二期ꎬ 北魏)
(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编辑委员会: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ꎬ 图 ８０、 ８３)

图 ２３　 青州朱良镇良孟村出土邑义造像左侧飞天 (北魏孝昌三年ꎬ ５２７)
(王华庆主编: «青州博物馆»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ꎬ 第 １７４ 页)

０４０ 　 纺织考古



(三) 唐代: 有身份地位的神祇开始

穿汉服披飘带

飞仙题材南北朝以后不见ꎬ 而且不论

是飞仙还是飞天ꎬ 都是背景人物ꎮ 唐朝前

期ꎬ 丝绸之路畅通ꎬ 大量印度佛经图像传

入ꎬ 深受中国人推崇ꎬ 同时这也是佛教中

国化的重要时期ꎮ 汉服大量出现在佛教护

法神身上ꎬ 比如四川石窟的天龙八部形

象ꎮ 另外ꎬ 隋唐五代ꎬ 披巾在中国发展成

了日常女性服饰的一部分ꎬ 一般称帔帛或

帔子ꎮ 在这样的潮流下ꎬ 不论是佛教还是

非佛教艺术ꎬ 汉服加飘带开始过渡到一些

有地位的神祇图像上ꎮ 就现存的图像来

看ꎬ 数量并不大ꎮ 唐代展现的是一个过渡

阶段ꎬ 同样人物ꎬ 有戴飘带的也有没戴飘

带的ꎮ

非佛教的图像ꎬ 前文提到的月宫镜就

很典型ꎮ 唐代的月宫镜有几种固定模式ꎬ

有嫦娥披飘带的ꎬ 也有嫦娥不披飘带的

(图 １)ꎮ 图 １ａ 中嫦娥双环髻ꎬ 右衽大袖

短衣ꎬ 手臂上加束如意水云纹裥褶ꎬ 左手

托举药罐ꎬ 身后上方飘带飞扬ꎮ 图 １ｂ 中ꎬ

吴刚头上双童髻ꎬ 右衽长袖衣ꎬ 外套短袖

筩宽袖口长衣ꎬ􀂷 也饰飘带ꎬ 是仙人童子

的形象ꎮ 他 左 手 擎 托 盘 奔 向 对 面 的 人

物———头上 戴 冠ꎬ 右 衽 大 袖 衣ꎬ 下 裳

(即裙)ꎬ 笏头履ꎬ 可能就是嫦娥ꎮ 图 １ｃ

的嫦娥没有飘带ꎬ 她的装束和图 １ａ 中嫦

娥一样ꎮ 右衽大袖衣在唐朝已不是男女常

服ꎬ 唐代男子的常服是窄袖圆领长衫ꎬ 女

子穿敞胸窄袖短襦长裙ꎮ 右衽大袖衣是古

制ꎬ 是唐人眼里古人的服装ꎬ􀂸 飘带配给

这样的服饰ꎬ 意义深远ꎬ 其他披飘带的汉

服人物形象也多是交衽大袖ꎮ

佛教艺术里ꎬ 在穿上汉服又披挂飘带

的护法神中ꎬ 有两组神像比较有代表性ꎬ

梵天和帝释天ꎬ 以及五星神ꎮ 梵天和帝释

天ꎬ 欲界之内众神之首ꎮ 敦煌壁画里ꎬ 他

们会出现在来赴佛会的护法神众当中ꎮ 中

唐 (７８１—８４７) 以后ꎬ 他们往往会以汉

服形象出现ꎬ 并披挂披带ꎮ 因为这些神像

都是立像ꎬ 所以他们的披带不同于飞天ꎬ

其披挂方式与同时期的同为立像的菩萨像

一样———背后加宽、 腿前横挂两道ꎮ 比如

绘在敦煌莫高窟东壁门两侧或西壁主龛两

侧的文殊普贤赴会图ꎬ 中唐和晚唐时ꎬ 前

排会有梵天和帝释天ꎬ 见敦煌莫高窟第

１５９ 窟 (中唐) (图 １５)、 第 ４５８ 窟 (中

唐)、 第 ９ 窟 (晚唐) 等ꎮ􀂹 在环绕文殊

普贤的众多护法神、 供养菩萨、 天人中ꎬ

只有梵天和帝释天及其侍从身穿传统中国

服饰: 上衣下裳ꎬ 中式翘头履ꎮ 梵天和帝

释天在发饰头冠上保持着中国佛教艺术里

天神和 菩 萨 的 式 样ꎬ 但 服 饰 和 体 态 如

«列帝图» 中的帝王像的造型ꎬ 侍从托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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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汉墓长信宫灯侍女像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ꎬ 两层袖子的结构与此处唐镜上的人物一样ꎮ 对这种汉代的宽袖

衣和长袖衣的介绍ꎬ 见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ꎬ 第 １０３—１０８ 页ꎮ

关于曲领的形制和发展ꎬ 见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ꎬ 第 ３７０—３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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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ꎬ 有的衣服还绘成黑色的ꎮ 他们胸前

曲领拥颈ꎬ 交衽上衣长到膝部ꎬ 广袖及

地ꎬ 下配白裳ꎮ 中国传统的大袖衣在隋唐

保留在 官 服 里ꎮ 图 中 梵 天 和 帝 释 天 的

“衣” 和 “裳” 基本是 «旧唐书􀅰 舆服

制» 里称为 “具服” 的朝服中最高规格

的礼服ꎬ 只有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参加祭

祀、 朝贺等时才穿ꎮ􀂷 曲领是隋唐从七品

以上省服ꎮ􀂸 两位手臂上也如上文的铜镜

中的嫦娥加束如裥褶ꎬ 大袖裥褶是唐五代

时期女性乐伎的装束ꎮ􀂹 梵天手执长圆形

羽扇ꎬ 帝释天手执岐头式羽扇ꎬ 即南朝流

行的麈尾扇ꎮ􀂺 裥褶和羽扇使得这些图像

更近一步脱离现实服饰ꎬ 连同飘带ꎬ 各种

视觉符号合成唐人对天神的想象ꎮ 这也将

是其他佛教道教大神的服饰: 交衽大袖朝

服配菩萨飘带ꎮ 另外中式帝王装此后也成

为梵天和帝释天在中国的基本图像ꎬ 不过

帝释天后来变女相ꎬ 如河北定州静志寺塔

基地宫壁画里的帝释天ꎬ 飘带方式继承唐

风ꎮ􀂻 宋以后二者的形象广见于二十诸天

的图像中ꎮ

佛教里有五星神ꎬ 常出现在炽盛光佛

的图像里ꎬ 五星形象主要依照 «梵天火

罗九曜经»ꎮ 不过中国也拜五星ꎬ 也许是

这个原因ꎬ 五星神的衣着穿戴有三个像中

国的神仙ꎮ 现存的五星神图像ꎬ 有的没有

飘带ꎬ􀂼 但是有两幅图中的金星 (太白

星) 有 飘 带: 法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所 藏 之

«炽盛光佛并五星图» (图 ２４) 和日本东

寺藏 «天宫图»ꎮ 现在的 «天宫图» 是

１１６６ 年的摹本ꎬ 基于 ８７４ 年的原画ꎮ 金

星ꎬ 弹琵琶ꎬ 交衽广袖衣ꎮ «天宫图» 中

的金星也束裥褶ꎬ 大概是琵琶让画工为她

配上乐伎的装饰ꎮ

(四) 宋元及以后的佛道等宗教图像

从宋代开始ꎬ 汉服加飘带的图像增

多ꎬ 以现存图像为依据的话ꎬ 成规模发展

可能在五代以后ꎮ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这样

的装束进入道教男性主神ꎬ 男子形象更多

起来ꎮ 同时佛道汉服配饰飘带的神祇的形

象相通ꎬ 飘带的披戴方式沿袭隋唐以来的

菩萨飘带的形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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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４０、 ３９５—３９７ 页ꎮ

麈尾扇的识别讨论ꎬ 见曾布川宽着、 傅江译 «六朝帝陵»ꎬ 南京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ꎬ 第 ９９ 页ꎻ 张文清、 史一媛: «扇
底风流: 魏晋名士用扇杂考»ꎬ «考古»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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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唐代梁令瓒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８ 世纪)、 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干宁四年

(８９７) 的 «炽盛光佛并五星图»、 莫高窟第 ６１ 窟炽盛光佛经变相图、 苏州瑞光寺塔天宫藏北宋景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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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４　 «炽盛光佛并五星图» (９—１０ 世纪)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ｃｈｉｎｏｉｓ ３９９５)

在佛教艺术里ꎬ 延续已有的作风ꎬ 叙

事故事中的人物、 乐舞和护法神有时会着

汉服ꎬ 并在汉服之上加饰飘带ꎮ 中国的本

生佛传故事里的服饰和场景常常汉化ꎬ 宋

以后更是如此ꎮ 如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

殿北宋 壁 画 « 善 事 太 子 本 生» 中 的 侍

女、􀂷 山西稷山兴化寺元代壁画 «佛诞

图»􀂸 里的故事人物 (图 ２５) 等ꎬ 都是

女性ꎬ 交衽上衣长裙ꎬ 并装饰飘带ꎮ 其中

佛母广袖、 束裥褶ꎮ 宋以后佛教壁画里的

乐舞者ꎬ 也有穿交衽汉服的ꎬ 如兴化寺元

代壁画 «观音法会» 中的伎乐舞女ꎬ􀂹 并

沿袭伎乐戴飘带传统ꎮ 经变故事人物ꎬ 如

稷山兴化寺􀂺和青龙寺􀂻元代壁画 «弥勒

说法图» 里剃度的国王和王后ꎬ 着朝服ꎬ

挂飘带ꎮ 神祇形象的例子很多ꎬ 如前文提

到的静志寺地宫宋代壁画帝释天ꎮ 著名的

大理 «梵像卷» (１１７２—１１７５) 里的梵天

帝释天也是同样装束并披挂飘带ꎮ 这样的

装束宋以后更多ꎬ 如河北毗卢寺后殿诸神

壁画、􀂼 山西稷山青龙寺元代壁画里的各

种护法神ꎬ􀂽 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 «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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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会图»􀂷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里的夜叉神将等ꎮ 这些护法神皆曲领交衽

广袖朝服ꎬ 披飘带ꎮ 青龙寺壁画里地狱十

王同样的朝服ꎬ 就没有飘带ꎬ 好像他们不

符合飘带的天神身份的寓意ꎮ

上文提到的几处山西元代佛寺壁画ꎬ

形象和风格都比较统一ꎬ 实际上它们还和

本地道教寺观壁画里的汉服披飘带的神祇

人物完全一致ꎮ 一个地方的佛教和道教寺

观壁画有可能出于同一派的画师ꎬ 乃至同

一作坊ꎮ 晋南的这些元代壁画ꎬ 好几处可

以追溯到 当 地 著 名 画 师 朱 好 古 和 他 的

“古新远斋” 画坊ꎮ􀂸 同样风格的山西元

代道观壁画里ꎬ 永济宫永乐宫三清殿的

«朝元图»􀂹 和现藏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

的平阳府 «朝元图» (图 ２６) 都满是同样

装束ꎬ 方心曲领交衽大袖朝服ꎬ 配飘带ꎮ

飘带式样形同佛教里的菩萨像ꎬ 飘带在肩

膀处似有加宽ꎬ 亦是模仿菩萨像ꎮ 以平阳

府 «朝元图» 为例ꎬ 东壁依次绘天蓬、

真武、 北斗七星、 北极大帝、 玉皇大帝、

后土、 五星、 五老ꎻ 西壁绘天猷、 黑煞、

三台、 南斗六星、 老子、 东华帝君、 金

母、 十二元辰ꎮ􀂺 两壁壁画以中间三位地

位最高ꎮ 即这种装扮几乎用于道教全班人

马ꎬ 高可至玉皇、 后土、 老子、 北极、 东

华等帝君ꎮ

这种图像传统ꎬ 在道教图像里ꎬ 可以

上溯到著名的北宋武宗元 (９９４—１０５０)

所绘 «朝元仙仗图»ꎬ 描绘五方帝君中的

三个帝君东华帝君、 南极大帝、 扶桑大

帝ꎬ 前往朝谒元始天尊的队仗行列 (图

２７)ꎮ 图中三位帝君ꎬ 八名武装神ꎬ 十名

男神仙ꎬ 六十七名女仙ꎬ 普遍都盛装朝

服、 披挂飘带ꎮ 其中帝君的冠、 服及其姿

势都是传统的帝王像ꎬ 和前文的梵天帝释

天同源ꎮ «朝元仙仗图» 是白描图ꎬ 学者

普遍认为这是大型壁画的副本小样一类的

稿本ꎮ􀂻 武宗元ꎬ 北宋时期画家ꎬ 官至虞

曹外郎ꎬ 擅画道释人物ꎮ 曾为开封、 洛阳

各寺观 作 大 量 壁 画ꎮ 沈 从 文 先 生 根 据

«朝元仙仗图» 里的服饰判断ꎬ 原稿出于

盛唐ꎮ􀂼 若果真如此ꎬ 很有可能唐代的时

候ꎬ 朝服飘带的形象在中原地区寺庙壁画

里ꎬ 已经很多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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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５　 山西稷山兴化寺壁画 «佛诞图» (元代)
(孟嗣徽: «元代晋南寺观壁画群研究»ꎬ 紫禁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ꎬ 图 ２ꎬ 第 １１ 页)

图 ２６　 山西平阳府壁画 «朝元图» (元代ꎬ 现藏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
(景安宁: «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ꎬ 图 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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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７　 (宋) 武宗元 «朝元仙仗图» (局部ꎬ 白描)

同理ꎬ 民间宗教里的神祇也可以穿上

朝服ꎬ 披上飘带ꎬ 比如晋祠圣母殿 (天

圣年间即 １０２３—１０３２ 年创建ꎬ 崇宁元年

即 １１０２ 年重修) 里的宋代圣母塑像ꎮ􀂷

圣母乃姜太公之女邑姜ꎬ 嫁周武王ꎬ 为周

成王与唐叔虞之母ꎬ 按身份也该享有帝后

的装束ꎮ 民间宗教神祇的封号往往可以到

王爷、 帝、 后级别ꎮ 另外ꎬ 宗教语境里的

侍女和乐舞有时也会在汉服之上加饰飘

６４０ 　 纺织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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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ꎮ 晋祠圣母殿里共 ４３ 尊宋代雕像ꎬ 其

中侍女像非常著名ꎬ 多交衽小袖上襦长

裙ꎬ 饰飘带 (图 ２８ 右边 ３ 尊)ꎬ 装束同前

文提到的佛诞图中的侍女ꎮ 飘带的披法主

要是挂在肩膀上ꎬ 前挂后挂等翻出好几种

花样ꎮ 长度有的能到四五米ꎮ 沈从文先生

就曾指出ꎬ 这些有飘带的侍女宽大的衣着

和飘带都是前朝古风ꎬ􀂷 也有侍女身穿当

时在宋代妇女中时兴的修身的对襟旋袄ꎬ

便没有飘带 (图 ２８ 左边 ２ 尊)ꎮ 这样的交

衽襦裙配飘带偶尔在宋辽墓葬中的乐舞图

里见到ꎬ􀂸 应该不是现实世界的乐舞ꎮ

同一人物有无飘带无关紧要ꎬ 飘带不

是某个神的图像的关键性标志ꎮ 不过还是

有几位道教的常见神ꎬ 其图像里比较常见

飘带ꎬ 例如玄武大帝 (图 ２６ꎬ 前排左 １)、

中坛元帅三太子哪吒ꎮ

明清佛道宫观寺庙壁画保存到今天的

当然比宋元多ꎬ 所以明清图像里神仙朝服

配飘带的装束的例子也不少ꎮ 但是ꎬ 不配

飘带的图像也有ꎬ 而且更多ꎬ 这里不再列

举ꎮ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按儒释道

三教的体例ꎬ 收录神祇 １３２ 位ꎬ 是中国宗

教神祇的大百科ꎮ 以该书为例ꎬ 飘带总体

出现很少ꎮ 元刻本 «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里有后土女神、 玄天上帝 (玄武)、 赵公

明元帅三位饰飘带ꎮ􀂹 前两位交衽广袖朝

服ꎬ 赵元帅披甲ꎬ 前文列举的配飘带的唐

以后的中国神祇ꎬ 也多是朝服和盔甲ꎮ 此

书的明刻本ꎬ 饰飘带者只有寥寥几位女

性: 武则天之母 “先天太后”、 西王母、

昭灵侯夫人、 蚕女ꎬ 全部交衽上衣配长

裙ꎮ􀂺 男性完全没有飘带ꎬ 就连四天王、

玄武和赵公明都没有ꎮ 这也许是明清飘带

图像式微的一个表现ꎬ 飘带图像就这样慢

慢隐晦在历史里ꎮ

(五) 仕女图中的披带———飘带和披

巾的结合

在中国的绘画传统里ꎬ 飘带还进入了

仕女图ꎬ 尤其是仙女、 古代美女、 假想美

女为题材的人物画ꎬ 延续至今ꎮ 仕女图里

的飘带有两个源头ꎬ 一个是飞天神像图像

中细长的飘带ꎬ 往往单色无花纹ꎬ 比较

长ꎮ 另一个是唐五代女性的实用帔帛ꎬ 相

对较短ꎬ 多有花饰ꎮ 仕女图中时常出现一

种披带ꎬ 形似二者的结合ꎬ 有的像合理化

了的飘带ꎬ 有的像画窄了的帔帛ꎮ

飞天图像中细长的飘带ꎬ 本文已经证

明ꎬ 它是图像演化的结果ꎬ 在现实生活中

不存在这样的服饰ꎮ 仕女图中的飘带ꎬ 一

般不能像飞天那样飞扬ꎬ 而是垂下来ꎬ 所

以多被缩短长度ꎬ 不至碰到地面ꎮ 另外画

家为给飘带赋予实用性ꎬ 还会加宽飘带ꎮ

有的还会给飘带加花纹和波浪形的边ꎮ 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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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ꎬ 第 ４４８—４４９ 页ꎮ

如遵义送赵王墓雕刻的女乐ꎬ 交衽大袖衣长裙ꎬ 就有飘带ꎮ 见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ꎬ 第 ４４４ 页ꎮ

佚名: «绘图三教源流艘神大全 (外二种) »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ꎬ 第 ４６８、 ４６９、 ５６１ 页ꎮ

佚名: «绘图三教源流艘神大全 (外二种) »ꎬ 第 ２２、 ２８、 １０５、 １３７ 页ꎮ



短、 加宽、 加花纹的飘带就趋近唐五代盛

行的实用的帔帛了ꎮ

图像作品中的隋唐五代帔帛展现出至

少两大形式ꎬ 一种直接在短襦长裙外披

裹ꎬ 唐墓壁画描绘了各种缠绕方式ꎬ 有遮

体的实用功能ꎬ 像半个外衣ꎬ 多纯色ꎬ 不

绣花ꎻ 另一种ꎬ 如著名的 «簪花仕女图»

(图 ２９) 所示ꎬ 有丝或纱的质感ꎬ 还有花

纹图案ꎬ 长方形ꎮ 披挂简单ꎬ 一般从身后

或身前绕过手臂ꎬ 两端自然垂下ꎬ 大约到

膝盖以下位置ꎬ 既有拖垂感又不至拖到地

面ꎮ «簪花仕女图» 左 １ 人物左手把帔帛

撩起ꎬ 让帔帛在身前散开ꎬ 展示出帔帛宽

度ꎬ 不小于 ６０ｃｍꎮ 其他任务帔帛即使都

折叠在一起ꎬ 看起来也有宽大的质感ꎮ 其

实这种帔帛几乎不见展开使用ꎬ 不为遮体

或保暖ꎬ 以装饰为主ꎮ 后代仕女图里延续

的基本是不展开、 纯装饰这种形式ꎮ 五代

以后ꎬ 中国的服饰发生重大转折ꎮ 宋朝在

上衣外一般再穿窄袖或大袖的对襟长衫外

衣ꎮ 帔帛在宋明时期发展成为僵硬直板的

霞帔和直帔ꎬ􀂷 霞帔的佩戴还成为礼制等

级的一部分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即便是

模仿前朝帔帛的绘画ꎬ 也难免失真走样ꎬ

五代以后绘画里的帔帛很容易变得像窄带

子ꎬ 形式上就像是有花纹的短了一点的

飘带ꎮ

图 ２８　 晋祠圣母殿彩塑侍女像 (宋)
(柴泽俊: «山西古代彩塑»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ꎬ 第 ２３６—２３７ 页ꎬ 图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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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帔和直帔的形制和出土实物ꎬ 见于长英 «古代霞帔制度初探»ꎬ 硕士学位论文ꎬ 南昌大学ꎬ ２０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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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９　 (传)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 中的帔帛 (绢本设色ꎬ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Ｙａｎｇ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ｆｉｇ􀆰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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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女图至宋代才正式成熟ꎬ 明中期以

仇英、 唐寅为代表恢复繁荣ꎬ 清以后蓬勃

发展ꎮ 从宋开始ꎬ 仕女图中柔软的披巾ꎬ

是脱离当时服饰的图像文化ꎬ 可以看作是

神仙飘带和唐五代帔帛的结合ꎬ 有的绘画

偏帔帛ꎬ 有的偏飘带ꎮ 因为总有些图像不

好在帔帛和飘带之间明确分类ꎬ 这里我们

就暂且把它们统称披带ꎮ

偏帔帛类的披带首推一批宋代的摹

本ꎮ 传为五代顾闳中所绘著名的 «韩熙

载夜宴图» (图 ３０)ꎬ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ꎮ 此图原本是南唐顾闳中根据韩熙载夜

宴实况而画ꎮ 当代学者根据画中各处屏风

上的山水 画 的 风 格 推 测 为 北 宋 晚 期 摹

本ꎮ􀂷 五代时帔帛还很盛行ꎬ 所以图中乐

伎很多饰帔帛ꎮ 但是ꎬ 宋朝人对此可能已

经不那么熟悉了ꎬ 摹本中宽大的帔帛褶皱

在一起的感觉没有画出来ꎬ 其中大多披巾

看起来就像条带子ꎮ 同样性质的还有传世

宋人绘 «女孝经图»ꎬ􀂸 曾被定为唐代阎

立本 所 画ꎬ 其 中 披 带 也 很 窄ꎮ 这 种 从

«簪花仕女图» 的帔帛到 «韩熙载夜宴

图» 的披带的变窄过程ꎬ 与印度中亚佛

教图像里的披巾到中国飞天的飘带的演变

过程几乎如出一辙———一种曾经实用的宽

大的披巾ꎬ 在不使用这种披巾的文化的绘

画里变形成了窄带子ꎮ 另外ꎬ «女孝经

图» 中女性的服装和 «韩熙载夜宴图»

里的基本一致ꎬ 都是交衽小袖衣腰间长

裙ꎬ 配窄披带ꎮ 这也是晋祠圣母殿侍女的

服饰ꎮ 她们都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古代人物

形象ꎮ 从唐代开始ꎬ 交衽上衣腰下长裙已

成为古装的象征符号ꎬ 直至今日ꎮ

古代美女是仕女图题材中的大宗ꎮ 平

阳府姬家作坊金代木版画 «四美图» (图

３１)ꎬ 绘宋金时代推崇的古代四大美女:

绿珠、 王昭君、 赵飞燕、 班姬ꎬ 各个交衽

上衣外加交衽半臂ꎬ 腰下长裙ꎬ 然后披

带ꎮ 披带的绣花和长度ꎬ 接近帔帛ꎮ 木版

画更能反映大众审美ꎬ 图中装束代表了当

时人们集体意识里的古典美人ꎮ 其他接近

帔帛的著名古画还有唐寅 (１４７０—１５３２)

的 «陶谷赠词» (图 ３２)、 明仇英 ( 约

１４９８—１５５２) 的 «汉宫春晓图» (现藏台

北 “故宫博物院” ) 等ꎮ 两幅画都是历

史题材ꎬ «陶谷赠词» 讲的是北宋初陶谷

(９０３—９７０) 出使南唐时ꎬ 爱慕宫妓秦蒻

兰的故事ꎮ 两图中披巾多有花纹ꎬ 但是又

不够宽ꎮ «汉宫春晓图» 中的贵族女子ꎬ

丰腴ꎬ 穿晚唐五代风格的 Ｖ 字领短襦配

高胸长裙ꎬ 有明显模仿唐五代绘画的迹

象ꎬ 画中披巾形式多样ꎬ 有的很像带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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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娥: « ‹女孝经图› 图文位置的重建»ꎬ «故宫文物月刊»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第 ２６５ 期ꎮ



图 ３１　 平阳府姬家作坊 «四美图» (木版画ꎬ 金代)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Ｐｉｏｔｒｏｖｓｋｙ ｅｄ􀆰 ꎬ Ｌｏｓ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Ｋｈａｒａ Ｋｈｏｔｏ (Ⅹ－􀃼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Ｍｉｌａｎ: Ｅｌｅｃｔａꎬ １９９３ꎬ

ｆｉｇ􀆰 ２４１ꎬ ｐ􀆰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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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　 (明) 唐寅 «陶谷赠词» (局部ꎬ 绢本设色)
(台北 “故宫博物院” 藏)

偏飘带的披带也是宋朝就有ꎬ 如苏汉

臣 (１０９４—１１７２) 的 «妆靓仕女图»ꎬ 披

带虽然有图案ꎬ 但是不宽ꎬ 而且很长ꎬ 拖

到地上ꎮ 唐寅有一副 «嫦娥» 画作ꎬ 现

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 (图 ３３)ꎬ 就是一

个飘带改造的典型例子ꎬ 嫦娥的披带又细

又长ꎬ 拖在地上ꎮ 唐寅为它加了海带一样

的波浪边和花纹图案ꎬ 还在嫦娥一侧的肩

膀处让飘带展开ꎬ 以显示飘带的宽度ꎮ 加

波浪边、 加花纹、 加宽都是画飘带时的常

见现象ꎮ

仕女图中也会出现没有花纹图案的披

带ꎬ 完全就像飞天的飘带ꎮ 比如元代张渥

«九歌图»􀂷 (１３４６) 中的湘夫人、 清焦秉

贞的 «历朝贤后故事图»􀂸 里的诸位皇

后、 清改 琦 ( １７７３—１８２８) « 元 机 诗 意

图» (１８２５) (图 ３４) 里的唐代女道士鱼

元机等ꎬ 一直到当代张大千的众多仕女图

上还常能见到ꎮ 以 «元机诗意图» 为代

表ꎬ 全是历史人物ꎬ 多穿交衽上衣腰下长

裙ꎮ 鱼元机的披带ꎬ 蓝色为主ꎬ 另一面白

色ꎬ 窄如飞天的飘带ꎬ 只是略短ꎮ

宋以后的仕女图中ꎬ 戴披带的总体比

率并不是非常高ꎮ 但是什么类型的人物会

被画上披带的规律ꎬ 耐人寻味: 一般是假

３５０长带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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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古代或神话传说中的美女ꎬ 所以有古

装ꎮ 而飘带ꎬ 即有宗教图像的神仙形象传

统ꎬ 又有隋唐实用帔帛的历史ꎬ 用在古代

美女图上ꎬ 不仅代表神仙般的飘逸ꎬ 还代

表古雅ꎮ

图 ３３　 (明) 唐寅 «嫦娥» (纸本设色)
(台北 “故宫博物院” 藏)

图 ３４　 (清) 改琦 «元机诗意图» (局部ꎬ １８２５ꎬ

纸本设色)

图 ３５　 任率英绘 １９７８ 年挂历上的 «嫦娥奔月»

４５０ 　 纺织考古



图 ３６　 南阳画像砖 «嫦娥奔月» 拓片 (汉)
( «中国美术全集» 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 １８􀅰画像石画像砖»ꎬ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ꎬ 图 １７８)

仕女图中的人物的披带只是一件服

饰ꎬ 原则上可有可无ꎬ 但是飞天式飘带也

进入了个别人物的图像ꎬ 以嫦娥最为突

出ꎬ 从唐代的月宫镜开始ꎬ 直到当今的各

种嫦娥奔月图ꎬ 嫦娥通常都会披挂飘带ꎮ

图 ３５ 是 １９７８ 年挂历上的 «嫦娥奔月»ꎬ

为当代著名画家任 率 英 ( １９１１—１９８９)

的工笔重彩人物代表作ꎮ 挂历年画最能反

映一个时代的大众艺术ꎬ 这是当代人共识

的嫦娥形象———想象中的古代的上衣下

裳ꎬ 飘带飞扬ꎮ 飘带也是两面蓝白两色ꎬ

这是飘带的常见颜色ꎬ 蓝色正面上还有图

案ꎮ 中国传统的、 受佛教艺术影响之前的

嫦娥图像所幸也有传到今天的ꎮ 图 ３６ 是

南阳汉画像砖上的 «嫦娥奔月»ꎬ 嫦娥穿

汉代的大袖衣ꎬ 姑且不讨论她人面兽身的

形态ꎬ 反正飘带绝不存在ꎮ

结　 语

中国古代艺术里细细长长的飘带ꎬ 它

的前世和今生ꎬ 是一个跨越欧亚大陆、 交

融各种文化、 历经两千多年并延续至今的

传奇故事ꎮ 它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展现了

一个外来元素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复杂

又持久的过程ꎮ

简而言之ꎬ 它源于古印度服饰的 ｕｔ￣

ｔａｒｉｙａꎬ 从贵霜王朝开始ꎬ 与一路从古希

腊罗马兴起ꎬ 又在古帕提亚、 萨珊图像中

变形的、 原本迎风飞扬的大披巾图像相碰

撞结合ꎬ 在中亚佛教艺术里变成了舞动的

飘带ꎬ 然后随佛教艺术全面进入中土ꎮ

在中国艺术里ꎬ 飘带图像更加蓬勃发

展ꎮ 一方面ꎬ 佛教艺术里的飘带纹样与南

５５０长带飘飘　



朝追求潇洒、 飘逸的人物画风格产生共

鸣ꎬ 和中国传统的仙人图像结合ꎬ 诞生了

飞仙图ꎻ 从此在视觉艺术中ꎬ 中国的神仙

也慢慢开始披上飘带ꎬ 披带样式大体如佛

教中的菩萨ꎮ 另一方面ꎬ 飞仙图中飘带风

格以及中国人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ꎬ 又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艺术里的飘带纹ꎬ 飘

带更细更长更浪漫ꎮ 最后ꎬ 飘带发展成为

深入中国文化的象征ꎬ 诞生了一批汉服飘

带人物像ꎬ 涉及佛教、 道教、 民间宗教艺

术和世俗艺术的仕女图ꎬ 用以表现佛教道

教神祇、 杂仙或古人ꎮ 神祇服饰源于朝

服ꎬ 朝服又源于 “古装”ꎬ 上衣下裳ꎬ 交

衽大袖ꎮ 仕女图里的古人也是穿人们概念

里的 “古装”ꎮ 结果ꎬ 这些身份迥异的汉

服飘带人物像的装束惊人地相似ꎮ

就像佛教漫长的中国化过程ꎬ 佛教艺

术里各种人物的衣服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

一场旷日持久的复杂的中国化过程ꎮ 披巾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ꎮ 披巾的演变发展ꎬ 基

本上符合这一中国化洪流的总体上的起承

转化ꎬ 但又有其独立的历史和独特的奇光

异彩ꎮ 比如佛教艺术里披巾与汉服结合的

５ 世纪末 ６ 世纪初ꎬ 也是佛教里各种服饰

中国化的结点ꎬ 但各自有各自的脉络ꎬ 并

不完全同步ꎮ 八木春生就曾发现开凿于

４９５ 年的龙门石窟ꎬ 尤其在古阳洞中ꎬ 菩

萨首先表现出中国化趋向是 ４９８ 年前后ꎬ

飞天是 ５０３ 年ꎬ 佛像的佛装是 ５０５ 年ꎮ􀂷

宗教图像里漫天的各种披巾飘带ꎬ 很

可能帮助促生了隋唐日常生活中的帔帛ꎮ

在仕女图中ꎬ 飘带图像又受到日常生活中

帔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ꎮ 作为一个现实生

活中不存在的服饰ꎬ 细细长长舞动的飘

带ꎬ 在中国人物画里千百年来的存在ꎬ 堪

称一个奇迹ꎮ 它已成为一个视觉符号ꎬ 展

现神仙 的 优 雅 飘 逸ꎬ 象 征 古 典 的 浪 漫

美丽ꎮ

６５０ 　 纺织考古

􀂷 八木春生: «敦煌莫高窟第 ２５７ 窟研究一得»ꎬ 载 «２０００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石窟艺术卷)ꎬ 甘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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